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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視野兩岸關懷—李遠哲院長專訪 
 
走進樸素地近乎單調的辦公室，辦公桌和書櫃上堆疊著書籍和文件，牆上簡單地掛了
幾幅書畫，這是台灣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辦公室。在這裡，李遠哲院長在緊湊行
程繁忙公務中，撥冗接受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訪問，在沉穩的語調中娓娓道出他個
人參與兩岸科學發展與交流的親身體驗，與中國最高領導人互動的經驗，以及在台灣從事中
國研究的重要性，還有兩岸現狀與未來互動的看法與見解。在進退為守間是他一貫的溫文儒
雅和明白堅定的立場。不像窗外無法正視的夏日艷陽，李院長的專業和聲望所累積的光芒是
和煦內斂的無法忽視，映射出他對台灣和兩岸的耕耘和期盼。 
 
一、 小插曲--早期中國的經驗 
 
我在1994年回到台灣，在此之前我幾乎每年到中國去，當時對中國認識很深，認識的
人也多。我非常熱心幫忙中國的科技發展，我協助過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室的設
立，到現在那邊可能還保留了一個辦公室給我。1987年，中國科學院還頒給我名譽學位，表
示學術界對我長期協助的感謝。回到台灣後，我仍舊很關心東南亞一帶自然科學的發展，但
是我和中國的互動就變得很困難了。這十一年來，很少到中國訪問，所以有些隔閡、對中國
不是那麼熟悉。1999年「兩國論」出現後，有時是他們不歡迎我，有時是我們政府不希望我
去，回台灣之後，我只去過中國三次。 
 
有一次是去參加北大的百年校慶，當時他們發邀請函到中央研究院，稱呼我為「尊敬
的李遠哲『教授』」。我回信給北大說，我在這邊是有職務的，他們應該稱呼我為「中央研
究院李遠哲院長」，我的直屬上司是總統府，我若要出國是要向總統請假的。據說，他們經
過二個多月的討論，終於決定稱呼我為「李遠哲院長」，於是我才過去參加。當時中國科學
院院長周光召向我抱怨，我怎麼一定要堅持中研院院長的頭銜，他們認為中華民國不存在，
也不存在中央研究院。我跟周院長說，如果他對中央研究院不滿意，認為他們是中央，我們
是地方的話，我回台灣後可以請我們的政府把中央研究院改名為台灣研究院。隔天，周光召
就來跟我說，這千萬使不得。從中可以看出兩岸之間是有很複雜的歷史因素。 
 
另一次是楊振寧教授的八十大壽，當時我被邀到北京清華主持研討會中的一些節目，
再到北大演講。但是我到了北京後，楊振寧教授才跟我說：「院長，好像有問題，上面的人
把你的名字都拿掉了。」我當時說：「若你早告訴我，我就不來了，不能我來了才告訴我我
的名字已被拿掉」，我認為這是很不禮貌的。 
 
二、科學家的關懷—— 
 
對兩岸學術發展的看法 
 
我去中國主要都是參與協助科學發展，中國的文革犧牲了一代人，直到1978年之後才
又透過考試徵選人才進入大學進行研究訓練。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教授中，年紀較大的一批早
年曾經在歐美受過教育，素質還算不錯。還有一批是到俄國留學的，這些人是進到大學念學
位，可是俄國的研究都在科學院，因此這些留學的人並沒有受到研究的訓練，和留學歐美的
還是差了一截；另外是接受中國本地的工農兵訓練的人。50年代的這批人是不如台灣的台清
交教授。在社會科學方面，因為馬列主義掛帥，幾乎都沒有受過良好的社會科學訓練。近來
有一些在國外受過教育的人回到中國，但是多是從歐洲或是日本回來的，因為美國的工作機
會較多，一些優秀人才去了就不回來。整體而言，在中壯階層的教授群上，台灣的教授還是
優於中國的。但是在研究的能量上，因為中國學生多，一個教授可能帶著20多個學生做研究，
這種團隊的力量比台灣強，中國的經費雖少，但是人力資源不錯。 
 
過去中國的薪資是偏低的，這幾年為了提升學術競爭力，教授的薪水變得很有彈性，
教授的薪水差距過大造成薪水較低的教授不願意和薪水高的教授合作，合作變得不容易。最
近不少美國學者說國家提供優秀教授房子、傭人、高薪等，這些物質和特權讓教授慢慢地被
寵壞了。而且中國學術界的人事和黨書記介入的問題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十一年前我要回台灣時，有人問我中央研究院有希望嗎？有人覺得我要在台灣做科學
研究是不可能的。但是經過這十多年，他反倒常常回來台灣與我們一起合作，對於中研院的
進步感到很興奮。若是從學生的角度分析，以我比較熟悉的化學科系來說，中國的北大、清
華搜羅了全國各省最好的學生，這些學生都很用功；相形之下，台灣的學生晚上用功的時間
少。台灣的問題在於學生缺少動機，這主要和台灣的聯考分配制度有關，很多學生念化學只
是因為分數剛好到了這個志願，談不上興趣，這和立志要研究化學、地球科學或是中國研究
的動機是不同的，動機強、感到興趣就會很用功。 
 
目前中國把經費集中在北大、清華等重點學校，這對中國應該是正確的做法。在台灣
我們也需要一些規劃。前陣子，有位立委跟我說：「院長，我們的教育經費分配不公平，大
學學生的經費是小學學生的四倍，這很沒道理。」我反問他：「如果有天你生病了，醫生要
來幫你開刀，這個醫生所受的訓練是小學生的四倍，你敢讓他開刀嗎？」這位立委說：「恐
怕十倍也不夠。」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人才、要怎樣培養是大家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三、言所當言--與中國高層領導的接觸 
 
與江澤民論學生運動 
 
我去中國時見過幾位上層的人物，和你們做田野接觸的層面有些不一樣。 
 
我在1987年見過江澤民先生，當時他是上海市長。在一起用午餐的時候，我問他：「江
市長，你以前是學運出身的，為什麼去年你對學生運動壓制地如此厲害？」江澤民看著我說：
「李教授，你不了解，我年輕的時候生活條件是多麼辛苦，即便是這麼辛苦，我們還是努力
搞革命。當時我在大學裡，十個人住一間房，一個禮拜才加菜吃一次肉。現在的學生，四個
人一間房，每天都有肉吃，大樓也有人打掃，他們竟然還上街抗議？」我就問說：「江市長，
你對上海市滿意嗎？」江回答：「不滿意，我們還很落後。」我還問：「這些貪污、官僚化
和太子黨的問題需不需要解決？」江說：「當然要解決。」我答說：「江市長你若對學生說，
中國的現狀還需要我們努力解決官僚化、太子黨這些問題，學生會跟你走的，不會站在你的
對立面的。」當我笑笑地講這些話時，江澤民非常嚴肅地看著我，他該是很訝異一個外國來
的學者竟如此坦白。用完餐之後，一位科學院的教授跟我說：「李教授，你好像不是一個很
好的客人喔。」我當時的感受是，江澤民市長似乎已經脫離社會、脫離群眾了。 
 
與鄧小平談台獨 
 
1987年我也見過鄧小平，當時民進黨剛成立不久，台灣也解嚴了。鄧小平知道我是在
台灣長大的，問我為何民進黨主張台獨，台灣和大陸本來就是一個國家，為什麼要台獨？我
說：「我已經在美國很久，對於台灣近來的情況不熟悉。但是台灣人民想獨立，是在受日本
的異族統治五十年後，二次大戰結束時，很多台灣老百姓包括我自己，是拿著青天白日滿地
紅國旗到火車站，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迎接國軍的，希望迎接國軍、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思
想，滿懷興奮可以回歸祖國懷抱。但是陳儀到台灣之後卻是非常腐敗，老百姓心裡覺得滿懷
興奮期待的政府竟如此腐敗，既沒有法治還進行威權統治，接著，很快地就爆發二二八暴動。」 
 
我對鄧小平說，因為這些原因，讓台灣老百姓覺得回歸祖國後還是被壓迫的，當時很
多對社會主義有理想的人，或受過社會主義薰陶的人，都希望能夠推翻蔣介石的政權。我高
三的時候，憲兵進到教室、校長拿著點名簿，被點到名的同學被抓走，就不知去向了。當時
台灣老百姓對於大陸來的這個統治階層是很不滿意的，反而對人民的中國懷有希望，但是後
來人民的中國卻對國民黨說，愛國沒有先後，國民黨可以保有軍隊，完全忽略台灣人民仍是
被壓迫的，人民政府似乎已忘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並沒有站在台灣人民這一邊，因此有
些台灣人才會想要獨立，想與中國分離。台灣的獨立運動是有這些受壓迫的歷史背景存在。
中國不願意面對中華民國還存在的事實，不了解台獨的主張是有受壓迫的歷史背景，以為主
張台獨就是賣國、就是與中國人民對立、就是美國或日本的走狗，這是不對的。聽過我的解
釋後，鄧小平說了很多話，他認為，中華民族有很好的根，應該要好好發展，台灣的問題可
以留給下一代去解決，我們應該好好發展經濟，他也提到了「一國兩制」，台灣可以維持不
變。不過，我一直對「維持不變」很有疑慮，因為社會總是要變的，是要變好的。 
 
四、兩岸的歷史糾葛與未來的和平發展 
 
全球有六十億人口，中國就有十三億，中國的發展對於世界是有重大影響的，況且我
們與中國有歷史文化和血統傳承的聯繫，地理位置又如此接近。我們還有旁觀者的優點，可
以蒐集到的資料、了解的深度是比歐美人士多的。台灣從事中國研究對我們是重要的，對全
世界也是重要的，我是很贊同中研院和清華合作中國學程的方向。兩岸之間仍有很多的誤解
和誤會，像是中國不願意認真面對中華民國存在於台灣的事實，他們說是「一個中國」，一
個中國雖然是「一」，但是加上各自表述後就是「二」了，科學家很難接受一等於二，可是
在兩岸關係上，一和二之間有很微妙的關係，以前是一個中國，但是現在卻是兩個政治實體，
將來也可能成為一個國家。中國要能夠了解台灣與中國目前是分裂的情況，不能只是拉住台
灣的某一邊，卻與另外一邊漸行漸遠，很可惜現在中國的方向卻是拉住一邊、忽略了另外一
半的想法。 
 
在台灣這邊，也要意識到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國家，不可以繼續
以共匪的觀點看待中國。曾經有位對社會主義很有熱忱、主張統一的朋友去過中國後，回來
跟我說：「台灣絕對不能立即和大陸統一，要晚一點，先讓他們好好發展。」我想，統一是
否真是那麼迫切？也許鄧小平的話是有道理的，時間寬一點，問題會比較好解決。中國的領
導者誰都無法擔起台灣從中國分裂的責任，但他們目前也希望維持和平穩定的發展，也不是
把統一當作如此迫切的問題。只是獨立對他們而言必定是個危機，台灣若要出走他們一定會
用盡各種辦法遏止。我們一定要為台灣的和平努力，不能讓台灣成為戰爭的引爆點。 
 
像是在2000年選舉結束、政黨輪替時，中國釋出很多壓力，當時我覺得兩岸之間有太
多的誤解，因此我答應擔任「跨黨派小組」的召集人，這是我一輩子難忘的經驗。連續九周，
每個禮拜天都要開會，最後在某種程度上代表左派、右派、統派、獨派的人士間達成共識，
大家都簽字提出「三個認知、四個建議」，很多人說這真的是一個奇蹟。這裡面提出，兩岸
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台灣現狀改變需要以民主程序得到人民同意，以中華民國憲法
來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等等。雖然時間已過了很久，我還是很驕傲達成這樣的任務。
目前兩岸應該是在經濟上繼續合作，中國的人均收入雖然已經突破1000美金，但是還落後於
許多國家，像是泰國人均收入也有2,500美金、墨西哥約有6,000美金。胡錦濤在亞太經合會
上也說過，中國還需要30年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的機會。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若採取西方的
方式一直走下去是會有問題的，二十世紀是石油工業的世紀、是美國石油工業的世界，汽車
業帶動了許多發展，可是如果中國走上這條路，要以汽車工業作為經濟起飛的火車頭的話，
若在13億人口中，即使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開車，這將會是很難以想像的災難啊。兩岸之間
仍存在許多誤解，增加互動了解是必要的，化解一些歧異的觀念和意識型態也是必要的，有
時我也不是那麼悲觀，也許兩岸領導者真為人民的利益著想，觀念一轉或靈機一動，兩岸的
關係可能就變得很平穩，兩岸的距離並不是那麼遙遠的。（整理：鄭傑憶） 
 
李遠哲院長個人簡介： 
 
台大化學系、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畢，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於勞倫斯柏克
萊國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與哈佛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曾任教
於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後轉任柏克萊加州大學化學系教授，同時擔任勞倫斯國家實驗室主任
研究員，於民國83年回國擔任中研院院長。目前為中央研究院、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第三世
界科學院的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德國哥廷根科學院、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韓國科
學與技術學院、印度國家科學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的海外院士。 
 
獲得的學術獎項包括美國國家科學獎章、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法拉第獎、美國化學學會
的哈里遜豪獎、彼得．德拜物理化學獎、美國能源部勞倫斯獎，並於1986年獲頒諾貝爾化學
獎。截至2004年9月止，獲頒三十二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長期關注教育改革、兩岸關係、
地球溫暖化等問題。 
 
